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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阿修罗 楼一安 随机伤人 公民社会 金马 台湾电影 金马奖 社会

【作者按】《该死的阿修罗》在今年金马奖一举提名最佳女配角、新演员与原著剧本。这是楼一安导演的第四部剧

《该死的阿修罗》导演楼一安：他这样讲述一个随机杀人的故事

萦绕在心头的梦境是“撞向国贸大厦”，几篇深度报导帮他找回了创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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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长片，继《一席之地》（2009）之后再次挑战多线叙事手法，邀来熟悉的老班底莫子仪、黄姵嘉主演，亦集结

新锐演员黄圣球、潘纲大、王渝萱同台飙戏，整体呈现惊艳，令人叫绝。

剧中，出身名门的詹文（黄圣球 饰）的父亲逼他赴美留学，唯有好友阿兴（潘纲大 饰）能听他倾诉郁闷。当他自

觉走投无路，带着一把改造枪走进夜市时────与母亲栖居弱势房舍的琳琳（王渝萱 饰）、身兼游戏直播主与

公务员的小盛（赖澔哲 饰）、广告公司业务员Vita（黄姵嘉 饰）、竭力撰写社会观察报导的记者霉菌（莫子仪

饰）与之产生了命运的交响。

台湾观众可在作品之中产生浓烈的既视感，作品以不同视点可待不同阶层的处境，角色们似乎无论怎么选择，都会

朝向一场无可挽回的杀人惨剧。究竟该以绝望抑或希望定调，楼一安与多年以来的编剧搭挡陈芯宜也有过多次激

辩。本次访谈将邀请导演楼一安话说从头，从一起创作缘起开始述说。而这一切的源头，竟然是来自于他的一场

梦。

《该死的阿修罗》剧照。图：网上图片

“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我一直不断地重复同个梦境。我开着飞机⋯⋯松山机场往东飞，方向盘好像不断地往右

偏，我拉不回来。那个时候还没有101，国贸大楼那时满高的。我主观的视角⋯⋯越来越接近它，我也没



办法⋯⋯我突然觉得说，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我这辈子也好像一事无成，做一点些什么事情好像可

以⋯⋯我就不挣扎了，就『磅！』，撞上去了。”楼一安若有所思地道出这段曾经萦绕他多年的梦。

当时的楼一安显然也未能完全理解这个梦的讯息。一直到2012年曾文钦随机杀人事件（又称汤姆熊割喉

案）与2014年又郑捷犯下的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之后，他发现自己与喊打喊杀的一般市民，似

乎想法有一些分歧。不过彼时他尚在专注准备一部辅导金作品，是一部关于恐怖分子入侵直播的类型题

材。

但在撰写这个充满悬疑场面的作品的同时，楼一安也陷入了自我质疑。他承认自己似乎不太适合经营悬疑

类型。我问他：“您的《失控谎言》（2015）不就是悬疑类型？”楼一安苦笑说：“所以呀！”

背景设定在现代、改编1967年七彩艺苑命案《失控谎言》，有悬疑元素，也有爱情纠葛，更集结许玮甯、

王柏杰、陈庭妮等卡司主演，是楼一安首部完全迎向市场的商业长片。不过作品最后票房惨澹，全国票房

未能突破千万。这对楼一安而言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挫败。

“一开始我想要做一个可以让老板赚钱的一部电影，但后来发现我没有让他们赚到钱。同时为了要让类型的

节奏可以更好，所以我也牺牲掉我原本想要弄得更深的故事，我想我不需要重蹈覆辙一次。”楼一安感慨

道。

偶然他在网上看到了几篇资深记者胡慕情撰写的报导，反而让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创作初衷。那几篇报导包

括谈论曾文钦的〈血是怎么冷却的：一个随机杀人犯的世界〉以及谈论郑捷随机杀人案的〈宽宥的岔路：

北捷案里的道歉、平抚与司法历程〉与〈无愈之伤：北捷杀人案的对话边界〉。楼一安透过胡慕情的文

字，终于意会到自己终究要处理的不是扁平的类型片，而是回归“人物”的创作，他想要试着去让观众从不

同角度去看待这些所谓的“魔”。

他于是开始发展一个关于随机杀人案的故事，也将辅导金的悬疑类型元素通通拔除，只保留直播事件的部

分，《该死的阿修罗》的前身于焉成形。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紧抓住一个原则，那就是尽所能“还原”像

是郑捷这样的人的人性层面、或者说是“原始的样貌”。为了不只让角色变成自己单方面的观察，楼一安拜

访了郑捷当年的辩护律师黄致豪，亲自请教他关于郑捷的一切。

关于黄致豪到底怎么跟他描述郑捷这个人以及他的动机，楼一安不愿多说。但他透露，除了《我们与恶的

距离》（2019）的编剧吕莳媛之外，另一个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就是黄致豪。当时黄致豪看了他第五或第

六版的剧本，指他把事情说得太白、太说教，只是一直深陷在于去讨论他去犯罪的原因，反而落入了一个

框架。这些回馈点醒了他。



《该死的阿修罗》剧照。图：网上图片

然而，或许真正驱使楼一安完成这部作品的，应该还是梦里的那架飞机。 


郑捷的极恶形象之所以形成，不只是罪无可赦的连续杀人犯行，而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犯行进行过一个

确切解释，甚至从来没有向被害者家属表示歉意。受害者潘碧珠的丈夫邱木森在接受胡慕情受访时也说：

“只要郑捷愿意忏悔、道歉，再大仇恨都可以放下。可是一直到他伏法，我都不觉得他有道歉。”

“我隐约可以理解他。”楼一安说：“他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那

个部分。”

楼一安提到了在梦里的那架飞机。在自己还没有以编剧、导演身分在业界站稳脚步之下，他发现在潜意识

里，似乎有着“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才证明我自己”的感觉。当他看到郑捷的相关报导时，他不禁觉得，或许

在另一个时空，那个怒犯杀戒的人可能是他。楼一安也指出，其实郑捷当时不愿就读环境工程系，一心想

要转学就读中文系，却未能考取。

“他（郑捷）想要反叛，他想要做自己。我看他的那些文章，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文采，虽然内容是有一点

点小中二，但是他是有文采的。他一直没有被看到，也没有人会认可他”楼一安不免揣想道：“我在想如果

他当时有上的话，或者之后小灯泡事件，他会不会也在电视机前面痛骂那个人『很冷血， 死一死好了？这



会 会 骂那 人 冷 好

种人最好要死刑啦！』”

在波兰名导奇士劳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机遇之歌 Blind Chance》（1987）之中，导演以

一名赶火车的男人为主角，构筑了三种不同版本的结局，其本意是在表示在铁幕之下的苍生，无论怎么选

择，似乎都是殊途同归。在《该死的阿修罗》之中，编导一样提供了三个版本，也一样对目前的台湾社会

提出警示与讽喻。

剧中，身处单亲家庭的琳琳成天与狐朋狗友鬼混，因为涉嫌贩毒被捕。楼一安说，其实琳琳这个角色一部

分也是来自于自己。他说虽然自己家境不差，读贵族学校长大，后来却荒废了学业，在夜补校期间还经常

与朋友流连撞球间，也有好些朋友甚至干起贩毒生意。就是这样一个“一念之间”，他决定好好读书拚个大

学，结果考上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广告组。如果当时没有这个觉悟，楼一安说自己说不定是个经常得出

入监牢的人。

也是这个夜补校的经历，澈底改变了楼一安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他发现自己原来过去一直活在云端，从来

没有看过地上的人的生活。进入辅仁大学后，他发现自己对广告实在嗤之以鼻。为了表现自己对广告的负

面看法，楼一安还在剧中设计了广告业务Vita的角色，描写她如何深陷在一个“大数据”至上的、没有人情

的工作环境。与电影在做的事情相反，楼一安认为广告是靠“把人的面孔模糊化”来达到效果，等于是把人

当作数字看。

但反而也是在广告系就读期间，他反而得以利用课余接触了文学批评与电影，并在同学陈芯宜的影响之下

入行，两人也就此成为最亲密的伙伴。当年陈芯宜执导《流浪神狗人》（2008）时，正是与楼一安合作编

剧，隔年换楼一安执导《一席之地》，也与陈芯宜联合编剧。这个合作模式就这样一持续到了现在，陈芯

宜执导的影集《四楼的天堂》（2021）找楼一安联合编剧，而陈芯宜也跨刀为《该死的阿修罗》编剧。



《该死的阿修罗》剧照。图：网上图片

楼一安说自己擅长结构，而陈芯宜更懂得写情感。他原本更坚持要让作品比照“薛西弗斯神话”，让人物不

断尝尽苦头、重回原点。却是陈芯宜注入了这部作品更多希望的元素，残酷固然存在，但也有了一些收

敛。不过他也笑说，其实现在是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但一开始却好几次被她批得快要翻脸。事实上，最

早批斗他的类型叙事的就是陈芯宜。楼一安承认：“我的节奏就是慢，不管是写剧本或者营造剧情的方式，

就比较不是商业类型电影的那种方式。”

而之所以对多线叙事的叙事结构如此着迷，楼一安则说是受到阿利安卓．岗札雷．伊纳利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的《灵魂的重量 21 Grams》（2003）影响。他将之比喻为一个万花筒，楼一安指

出：“每一个色彩、每一个点都是一个颜色，但是你把它拼装起来，他会变成一个图像，变成一个特殊的图

像。这样子一个概念将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横切面，透过不一样的人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这就

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诠释。”

只是他与陈芯宜都希望避免透过这部作品去将罪归咎在任何人或事情身上。在剧中，詹文与阿兴都沉浸在

动漫的世界，也自己创作，但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与际遇之下，他们的选择都大有不同。透过胡慕情、黄致

豪等人分享的角度，楼一安反而更觉得自己不能轻易地去给出一个原因，他不希望让观众看完之后廉价地

做出判断，因为他很清楚会一个郑捷绝不是单凭几个原因就能造成。这时候他在片中放置的灵魂人物，即

莫子仪饰演的霉菌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片中以记者的身分质问为何大家总是要急切地找到原因。

霉菌在片中没有详细的背景交代，但是却以一个类似观察者的角色看待整个事件。唯一的一次涉入，是在

阻止詹文杀人时，他冲上前将他打倒在地，不过这场戏也并没有被渲染成一次英雄式的出场，反而放大了

霉菌打人打到成魔的狰狞表情。楼一安承认这的确是他的用意，他说：“很多正义魔人自己也不知道你有时

会变成了什么样子⋯⋯。”

楼一安澄清霉菌的原型不是胡慕情，他在片中那种江湖味，其实原型是社运出身的知名记者钟圣雄。楼一

安进一步解释：“他（钟圣雄）全身是刺青，你说他是黑道大哥可能大家会相信，说他是记者，大家会吓一

跳。他的个性也是有点痞痞的，小莫的部分也是直接跟他当作一个原型，成为那个角色。他有一股愤怒的

感觉，他对于这个世界有想要改变的冲动⋯⋯『你要来协调我的报导，门都没有，不可能，我就是要照



干』，他就是那样子的一个记者。”

之所以坚持邀请老友莫子仪饰演这个角色，楼一安说原因只是因为看他演了《台北歌手》（2018）、《亲

爱的房客》（2020）全是性情沉郁的角色，他希望借此让他不要再忧郁下去了。片中演员基本上对他而言

都是一时之选，他特别点名莫子仪与黄姵嘉，强调这些老班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他自己最熟悉，所以也

完全放心。

“有一些台词还是他（莫子仪）帮我改掉的，有一些可能还是有点太生硬，不该讲的太白。”楼一安笑着

说：“也只有他可以这样子乱改我的剧本，他妈的！”

至于詹文一角的选角，找来了曾以《谁先爱上他的》（2018）入围最佳新演员的黄圣球。在选角之前，他

与黄圣球完全不认识，只是发现在试镜就只有他能以一双有力的眼神盯着他，丝毫没有一点回避，而且性

格里面又有点些许压抑感，像是有个老灵魂住在里面，这完全符合了楼一安对詹文的想像。楼一安也不否

认为了让他真的能进入角色的状态，也寄给了一些他个人针对郑捷的观察。

楼一安导演。摄：陈焯煇/端传媒

不过楼一安却也没有将詹文的角色说死，他说詹文还是与自己最为相像。他称自己从小就很压抑，满腔怒



火却无处发泄，是一个愤世忌俗的人。还是当了导演之后，才变更自己的“人设”，学会更开朗地与人相

处。但仔细检视内心，或许住着的就是詹文。

这种愤怒的力量最后使他完成了《该死的阿修罗》，楼一安不否认他想灌注一个“中二”的灵魂在这部作品

之中，之所以取这个片名，就是要让大家一听还以为是哪本中二漫画。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与市场诀别，他强调：“我不能再去想观众，但是我又要一直再去想观众。我要想观

众的是，观众看到这边可能会想要知道什么？会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会不会想要问说，『那他接下来要

怎么办？』但是我不能想我这个题材、这样的故事会不会没有市场，如果这样想，就是没有。”

“有没有票房，我也说不准，但是至少我们是一个观众会进去看，会笑着走出来，会觉得满好看的电影，我

觉得这样就够了。”楼一安如是说。


